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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 论

一次，有位天真活泼的小朋友问我：

“人为什么会说话？人什么时候学会说话？”

面对满脸稚气、求知欲极强的孩子，我顿时满脸通红，憋了半

天，只好支支吾吾地说：

“人为了生活，为了交流感情，就必须得会说话；恐怕有了人，

就开始有说话。但是，会说话，会把话说好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

事！”

不知道他是否满意，但见他在妈妈的拉扯下，眨着圆圆的小眼

睛，走了。

我站在那里，失意得很。童言无忌。小朋友的发问，提出了一

个人人每天都遇到，而不少都对其似是而非，又是语言学家终身探

究，而且比较头疼的问题。

众所周知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，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用来表达

意思、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。它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。可以说，

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之后，在同恶劣的大自然进行斗争中，语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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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应运而生了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又与其它媒

体相结合，出现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等。它本身由语音、词汇和

语法等构成一定的系统，来表达不同的对象和情感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语言在不断地变化、更新，表达着不同人等、

不同时期的不同情感；记录着人们的生产、生活历史，形成了不同

的文化现象，对后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。它是一股渗透力极强的

液体，注满有人群的角角落落；它又是一种粘合剂，连结着不同种

族、不同地域、不同性别、不同年龄的亿万人众；它还是一种固体，

以人们约定俗成的条文，约束、规范着人们的行为。它无处不在，

无时不有。

语言形式多种多样，各种语言文化五花八门。出于某种需要，

为表达某种特殊情感，詈 言，从骂语言出现了。而且，这种詈骂语

有文字记载到现在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，

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。这决不是危言耸听、夸大其辞。

不说街头巷尾的言谈语辞中的俗骂、粗骂等污垢之词，暂放下文人

之间的雅骂、嘲骂等颇为 经、史、文雅之语，翻开中国的“国宝”

子、集，上起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经典，中至

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正史，下到诸子百家著作、集部小说、笔乘，再下

推及戏剧、影视作品、曲艺文艺等，不论是圣哲贤达，还是庶民百

姓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詈骂语言随处可见，甚至出现“骂戏”、

“骂书（”姑且暂时称之）。

对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，历代的不少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等都

曾下过气力进行考察研究，但不少专家学者皆囿于传统或道德等

因素而中途搁浅。比如近代文学家、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，面对中

国丰富的骂文化，决意进行研究，写一本“骂书”。于是，他在《北京



第 3 页

晨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启事，公开征集各地人的骂的词语，以图编纂

一本《骂人专集》。消息传开后，首先登门者为当时的语言学家赵

元任先生，他叩开刘半农的门之后，二话不说，指着刘的鼻子，拍桌

子瞪 、安徽等地调查的方言詈语和眼睛，一口气把他在湖南、四川

盘端出，骂得刘半农先生一佛出世、二佛涅槃，然后推开大门，扬长

而去。不久，周作人亦应“召”而至。他不像赵元任先生那样直截了

当，而是以提供素材的方式，用绍兴土语大骂了一通。当刘半农先生

去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还没开讲，来自广东、江苏等地的学生先后将自

己家乡的詈骂语言接二连三地提供出来，一堂课，成了“骂人语”的荟

萃场所，弄得刘半农先生啼笑皆非。回家后，他思之再三，摇首感叹

道“：真是自作自受，都是那则启事惹出来的祸端！”

鲁迅先生面对中国人的骂，于 年写了《论‘他妈的’》的杂

文，分析了这个“国骂”词汇的发展和使用情况；语言学家王力先生

也曾写有《诅骂》和《骂人与挨骂》的小品文，对骂的特点、用词多有

论述。更有露骨者，梁实秋先生毫不避讳地将其小品评论以《骂人

的艺术》结集出版。他在《骂人的艺术》中开宗明义写道：

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。骂人就是有道德观

念的意思，因为在骂人的时候，至少在骂人者自己总觉得

那人有该骂的地方。何者该骂，何者不该骂，这个抉择的

标准，是极道德的。所以根本不骂人，大可不必。骂人是

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，尤其是那一种怨怒的感情。想骂

人的时候而不骂，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病，所以想骂人

时，骂骂何妨？

但是，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，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

试的。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，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，有因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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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骂人反被人骂的，这都是不会骂人的缘故。

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对此也有同感。所以他认为：“其实说话的

时候要回避这类字眼，研究的时候是不必要排斥的，并且是不能排

斥的。研究这些字对认识语言的现状与历史都很重要的。就学问

的应用来说，要理解又要回避这类字。‘理解’需要调查研究。‘回

避’也需要调查研究，才能知道回避什么，怎样回避。”

人们一提“骂”，往往只理解为泼妇骂街或一些街头巷尾、酒茶

饭后的一些低级下流的粗俗脏话，一部分人板起道学面孔，认为不

堪入耳，有污社会语言环境。其实，这是对骂文化现象没作深入地

调查了解。骂的另一面不乏高雅之作，出现了不少“趣闻”和“雅

骂”，赋予了詈骂文化新的生命力。所以“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”这

句名言，不仅被世人所接受，亦广泛被专家学者所赞许。因此，王

力先生曾说过“：骂人，快事也！”

当然，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，它产生于粗俗，自然

有其负面的影响。特别是在宣泄自己的感情时，对别人造成攻击、

诬蔑，对社会的语言环境造成污染，诸如那些粗俗的骂。在发展社

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，就必须净化语言环境，提倡精神文明。但

是，要达到这一目的，必须对骂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，弄清其

来龙去脉、表现形式、达到的目的和其特殊的功用等，才有利于中

国语言艺术的发展，有利于社会语言环境的净化，有利于发展社会

主义精神文明。

詈骂是一种文化现象，研究骂文化是一件艰苦的劳作，是一门

高深的学问，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，是民俗在语言中的一种反映，

也是担风险、挨别人骂的一件事。让我们从骂文化的缘起，走入这

一奇特而迷离的领域，去揭开它的奥秘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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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　詈骂语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产物

人，在组成人群之后，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语言。语言作

为人们沟通思想、交流感情的工具在人群中使用着、发展着。

一群原始人，在有经验、最勇敢的一位领头者的带领下，满载

各种猎物，欢呼跳跃着，回到了他们聚居的山洞。他们把猎物美味

分给了洞里的其他人。大家嚼食着美味，听着狩猎者绘声绘色地

讲述追捕猎物的经过，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。这时，有位过去

在狩猎时也曾当过领头人、今已年迈体弱的老者，拣起洞中的尖石

块，在洞壁上刻划着一些奇怪的道道。人们好奇的围了上来。他

指着这些道道，高兴地说：“这是糜鹿，今天一共猎取了五头；这是

野猪，今天猎取了两头，这头大的 抓住的！”，是最勇敢的

大家点头叹服，然后大笑、欢呼！几个吃饱肚子的壮汉，还把

最勇敢者高高抬起，围着火堆在欢跳着。以后，这些原始符号被逐

渐地固定了下来，成为记录收获、歌颂勇敢者的标记，原始文字符

第一章　　趣谈骂的起源、发展及功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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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产生了。语言，也逐渐从口头交流语言分化出了原始的书面语

言符号。

大自然的变化是无穷的，而人们降服大自然的力量是孱弱的、

微不足道的。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，人类以惨痛的代价在顽强地

挣扎着。一场雷鸣电闪之后，外出狩猎的年轻人扛抬着仅获得的

一只剑齿虎在雷雨中向居住的山洞艰难地走着；洞内饥饿的人们，

望着洞外的倾盆大雨，倚洞向外张望着。突然，一声炸雷，天空中

出现一团火球，向扛抬猎物的人们猛击过去。几个人应声而倒，再

也没有爬起来。

这一情景以后又发生了多次。洞中的老者便就自己之所见和

梦中“火”的化身对自己的警告，编造了一则“神”的故事。他在闲

暇无聊之时，便将这些故事讲给众人听。慢慢地，在人们的心目

中，对“火”的力量，对一些奇特的、不可抗拒的现象，便产生了畏

惧、敬重的心理。于是“灵物崇拜”产生了。

从此，人们每次外出，便对这些“灵物”进行一种虔诚的祷告，

希冀它不再逞威、发怒，保证年轻人的狩猎活动正常进行，或者此

次能获取更多的猎物。有几次还真“灵验”。但是，也有不少次并

不“灵验”。于是，便有人开始对“灵物”产生了怀疑。久而久之，怀

疑变为诅咒，而这种诅咒的语言是痛恨的、粗俗的，以人们最厌恶

的东西作比喻，用以排遣胸中对“灵物”的不满。骂的语言开始出

现了。骂来源于诅咒。

著名学者陈原先生在其《语言与社会生活》中，就骂语言的原

始形态 诅咒，作了生动的描述。他并没有就这一语言形态的

产生与发展进行考究追述，而是就“文学作品中的描写”来揭示这

一语言形态的发展过程。他说：“文学作品中描写这种语言灵物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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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 谢德的现象是很多的。”他举出俄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尔蒂珂夫

林的代表作《戈罗维略夫老爷们》中的一段情节为例，主角戈罗维

略夫老爷，眼看着奴隶制度逐渐崩溃，他所“建立”的“家业”，他所

维持的家长制秩序，已经发生了严重危机，他的暴虐迫害使得他这

个旧家庭众叛亲离，他本人最害怕的则是有朝一日对他十分不满

在信教的人们脑海中，这是极为可的老母亲诅咒他。诅咒 怕

的惩罚。因此，这也是一个带有神秘力量的字眼。仿佛一诅咒，就

会发生超人的力量。这个老爷设想过，万一他的老母亲竟然诅咒

他，那么，转瞬之间即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大祸临头，无可抗拒。

所以他经常害怕老太婆会实行诅咒。小说描写他所想象的诅咒景

象：

“神像，点着蜡烛，妈妈站在屋子当中，幽暗而可怕的

面孔 诅咒他！然后是雷声隆隆，蜡烛灭了，穹空撕裂

了，黑暗遮盖着整个大地，耶和华的狂怒的脸孔在电光闪

闪的云间出现了。”

这当然是想象。小说接着描写了老太婆对儿子忍无可忍时的情景

“她沉重地从她的安乐椅上站起来，伸出了手，指着

犹独式加（犹大的昵称，指主角戈罗维略夫老爷），从她的

胸口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喊：

我诅咒你！”

但是一切神力都没有发生，恐怖的场面连一点儿也没有出现，动人

心魄的景象完全没有看见。语言的灵物崇拜被证明只不过是人们

愚昧想象。

陈原先生接着举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小说《悲惨世界》中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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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第一卷中的一个故事。法军和英军决战滑铁卢，英军对着

完全陷入绝望的重围中的法军高喊“：勇敢的法国人，投降吧！”而

法军将领康白鸾却在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向英国人喊出了极端鄙视

和诬骂对方的一个字眼“：屎！”

屎这个字，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但是此时此刻，这个

习惯语却表达出一种民族的自尊感。这个字眼被赋予了本义所没

有的意思。

陈原先生举的这两则事例，说明了骂的语言产生于诅咒。特

别是康白鸾的一个“屎”字，就其本义来说，并无什么特殊意义。但

在两军交战中，当自己一方处于不利甚至危险之时，对方以势压

人，这时一个“屎”字，既是对敌人的鄙视、谩骂，又是对自己的鼓

气，甚至还标志着自己的宁死不屈、视死如归的胜利。这个字，如

在中国人嘴里，将会是“屁话”“、毬”之类的直接骂语（也可能康白

鸾就是那种说法，被翻译弄雅了）。

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，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逐步增强，

对灵物的崇拜变成了对灵物的利用，即与崇拜对象讨价还价，为我

所用，达到目的者即作为“神”来供奉，达不到目的者，轻则放弃一

边，不再去拜奉；重则詈骂诅咒，毁像拆庙。纵观中国古代对神的

崇奉可见一斑。中国是个多神的国家，贤哲圣人是神，凶徒恶煞也

是神；山有山神，水有水神，火有火神，风有风神；草木虫豕都是神，

投足举步之间都能遇到神。中国人信奉神，都有其功利目的。人

们的事业企求成功，生活盼望幸福，子孙希冀兴旺，家业以图发达。

他们在自己的努力奋斗中，总希望有一股外来的、超人间的力量来

支持、援助，以达目的。某外出做生意之男性，到了神座前，虔诚地

沐浴上香，磕头祷告，许下宏愿“：求神灵保佑我发财，回来后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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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全羊供奉！”然而，此次外出，不仅没能发财，反而将老本赔了进

去，他怒不可遏，将气一股脑儿撒在了“神灵”身上，他来到庙门，怒

目圆睁，手指神主，一顿臭骂，只骂得口干舌燥，胸中的积愤方才出

尽，然后甩手而去。又一次发了大财，便杀了一只羊，抬到庙门前，

又磕头又上香，又为神灵放鞭炮、挂彩，将贡献的全羊（习俗要求是

公羊）在神灵面前一摆，将三杯酒往羊头上一泼，口中念念有辞，这

时羊头上的鬃毛被酒一浇，又经香火、阳光一照，鬃毛由湿变干，一

根根又立了起来。这时贡献者高兴异常，认为神已经将“贡献”物

“领”走了，自己的目的业已达到，便将贡献扛抬回去，全家人美餐

了一顿，整个过程便顺利结束了。古代，在中原一带留传着这样一

则咒骂、亵渎神灵的故事：一个人外出去做生意，临走前在玉皇大

帝（老天爷）牌位前许了愿。谁知此去并不太顺遂，不过保本赚回

了来去盘缠而已。但是，由于没折本，许的愿还得还。这个生意人

便来了个恶作剧，宰了一头小母羊，放到玉皇大帝的牌位前，祷告

了一番之后，照例上香浇酒，但是，羊头上的鬃毛不开，证明玉皇大

帝不接受“贡献”。这个生意人便念道：“玉皇大帝居天上，下跪小

民李小黄，我许全羊作贡献，没说公羊与母羊！”祷告已毕，可能是

玉皇大帝自感理亏，只好吃个哑吧亏而将母羊“领”走。这时，只见

羊头上的鬃毛的酒已蒸发了，鬃毛又立了起来。

似这种亵渎神灵的举动，实际上是对神的一种痛骂，谁让你不

保佑我这次发大财呢！而这“骂”，是一种以行动代替语言的骂，它

融入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，它宣泄了人们的感情，以求得心理上的

某些平衡。这种骂，是语言的延伸，后经文人演绎，而成为骂的笑

话或幽默而传承下去，便形成骂文字。这种骂文字是骂语言（口头

语言）的扩展，是骂文化现象的产生源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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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，长久地在中华大地上流淌

着、发展着。社会在剧烈地发展着，骂的功用也在剧烈地鼓涨着、

发展着。原来只是作为感情宣泄工具的骂，只单纯留传在与大自

然作斗争的人群中作为工具，随着社会的分工，社会中各阶层各流

派的出现和完善，骂，也渗透在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之中。特别

是一些文人骚客，受种种因素的影响，以骂作为武器，来排遣胸中

的积愤，表现自己对现实、社会的某种不满，或以攻击对方、戏弄权

贵、战胜敌人、联络情感作为目的，写出一篇篇玩世不恭、妙趣横生

的骂文章，创造了一个个嬉笑怒骂，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物形象。于

是，骂文学应运而生，而且很快被人们所传颂，被社会所承认。

这时，流传在民间的骂，也在向高层次发展着。使用对象不断

扩大，骂的语言不断更新，骂的技巧日益高超，骂的内容也花样翻

新。隆冬严寒，大雪纷纷，朔风狂啸，在四壁通风的屋子里冻了一

夜的农人，睁开眼看到这种恶劣的天气，呵了一口气，搓了搓几乎

冻僵的手，第一句话便是“：妈的！这个鬼天气！”夏日酷暑，被热气

蒸腾了一夜，臭汗遍身的人，谁不想天外刮过来一阵凉风，然而，面

对天空中毒花花的太阳，便会骂道“：该死的天，不把老子热死不会

拉倒！”即便是风和日丽的春天“，暖风吹得游人醉”，人们高兴之

余，也会随口一句：嗨，这天真他妈的美，让老子一年四季老这样

过多好！”

这心思，这情感，即便是再好的文人骚客，举起如椽的生花妙

笔，也难以描述得淋漓尽致，贴切传神！

在农村，强者欺负了弱者，弱者不服又无能为力，难使乾坤倒

转，便在背后或空骂、或指桑骂槐，以“出口恶气”为轻松；鸡丢了，

猪跑了，又一时找不到偷者和圈养者，便站在街头，有的登上房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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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处，亮开嗓门，手舞足蹈地大骂一通，以泄私愤；邻里不睦，为小

事相互怀疑、指责，进而互相对骂；庄稼不长，雨水不顺，收成不好，

车难行，磨不转，路太远，树太高，也怨天尤人，骂上一通后，心里顿

觉顺畅。

这情状，这言语，也不是任何文人所能表述得了，记载得清的，

甚至有些言语所使用的字词，连最全、最大的辞书也查找不出！

文人也不甘落后。他们到民间采风，将群众语言润色、演绎，

写进自己的作品里，顿时，这种书面语言与群众阅读者之间的感情

接近了，文学的效果明显了，功用增强了，骂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

文化现象，再加上艺术创作，丰满了人物形象，增加了艺术感染力，

起到了其它语言无法起到的作用。在此基础上，文学中的骂语言

不断出现，范围越来越广；以后又产生了一种“骂文学”，满纸幽默

趣闻，当然也不乏脏言秽语，连篇累牍的。

诗是高雅的，其语言是凝炼的。然而翻开古代文人的诗集，骂

诗屡有所见。比如明代文学家王同轨，其创作的《耳谈》笔记小说，

在明清小说发展史上贡献颇巨。其中互相嘲骂的篇什屡见。有一

篇名为《憎诗》记道：

昔有《喜赋》、《愁赋》，吴人某公遂作《憎诗》，即其意

矣。曰“：世间何物最堪憎，蚤、虱、蚊、蝇、鼠、贼、僧。相

骂妇人拦路狗，湿柴灹炭浊油灯。”

联语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，以其语言简洁、对仗、押韵、文辞

优美而脍炙人口。但历代的名人联语中，骂联却占了很大一部分。

如苏东坡与其妹苏小妹之间互相以生理特征而取笑谩骂的联语在

不少文学书籍中屡有出现，见于《醒世恒言》里《苏小妹三难新郎》

中。苏东坡大胡子、长下颏，苏小妹眼抠、额突，小妹嘲骂东坡道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（嘲大胡子）

口角几回无觅处，忽听毛里有声传。

东坡不甘示弱，嘲骂小妹道（：嘲骂前额突出）

未出庭前三五步，额头先到画堂前。

小妹接着骂道（：嘲骂脸颏长）

去年一点相思泪，至今流不到腮边。

苏东坡继续嘲骂道：（嘲双眼微抠）

几回拭脸深难到，留却汪汪两道泉。

东坡、小妹之间的嘲骂，还有许多，不再赘述。

小说这一文体，发端于两汉，成长于魏晋南北朝，成熟于明清。

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骂文化见诸于小说之中的，除一部分文言小

说外，中短篇小说中，几乎每篇之中，都有骂的内容。不是吗？读

者有兴趣的话，请翻阅一下中国长篇小说的几大名著：《金瓶梅》、

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哪部中没有骂

三国演义的成分，骂的内容？比如 》中的“弥衡骂曹”“、诸葛亮骂

死王朗”等；《水浒传》中的鲁智深的骂，李逵的骂，卢俊义的骂，甚

至包括宋江的骂，高俅的骂，宋徽宗的骂，各具特色；再如《金瓶梅》

中，西门庆的骂，西门庆诸妾之骂，西门庆诸小厮之骂，王婆之骂，

甚至蔡京之骂，武松之骂，骂得天昏地暗，家无宁日；《红楼梦》中最

具特色的是曹大之骂，将宁国府、荣国府中的污浊肮脏之事，一古

脑儿地兜了出来，将封建社会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！《西游记》

中，记载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，从悟空出世开始，骂玉皇、骂

龙王、骂天上诸神；到取经路上，师父骂徒弟，悟空骂妖怪、骂八戒、

骂诸神诸仙，甚至骂佛等，可谓骂得一塌糊涂！晚明至清的《聊斋

志异》和几部谴责小说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孽海花》、《官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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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，里边谁少得了骂！谁不以骂

为宣泄感情的工具！民国之间的一些小说，有的可以说就是“骂

书”！

戏剧，是从元杂剧发展过来的。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作为民间喜

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，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，形成了各种流派和

剧种。在这类文学样式中，骂的语言充斥其内，甚至出现了像《击

鼓骂曹》、《贺后骂殿》、《胡迪骂闫》、《刺秦》、《司马茅告状》等“骂

戏”！比如《司马茅告状》，司马茅兄弟进京赶考求取功名，因为贫

寒，无钱贿赂官员，将到手的状元、榜眼，让有钱有势的“公子哥儿”

掠去。司马茅的弟弟不服，前去“讲理”，被考官以“大闹考场”的罪

名，处以极刑。司马茅背着弟弟的人头，愤怒地回到家里，家里已

被毁一空。司马茅悲愤之极，在当院摆下书桌，铺上纸张，写了“十

大冤枉状”，告上天诸神，从玉皇大帝一直告到土地神。比如他愤

怒地唱道：

司马茅提笔不用想，第一状先告张玉皇。你不会为

神枉在上，不与民间伸冤枉！

这种悲愤之情，喷勃而出，将自己的不幸，一股脑儿地倾吐了出来！

什么玉皇，什么魁星，什么太白金星，什么灶神、土地、门神？统统

告下，成了自己谴责、发泄私愤的对象，真可谓淋漓尽致、痛快之

极 ！

曲艺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各地流派纷呈，百花齐放，各呈异彩！

然而，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骂文化在各种曲艺形式中存在

着。特别是最逗人喜爱的相声，这种文艺形式在旧中国的中原地

区，有一种俗称就是“骂大会”！笔者在快解放时曾在郑州市老坟

岗（古时旧艺人集中卖艺之地）听过相声，或两位男演员登台，或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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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一女充当捧哏和逗哏，一上台，几乎全是以骂语言互相取笑、嘲

骂而逗观众乐。最难堪的是一出《十八摸》，粗俗野蛮，不堪入耳。

听说有一群国民党军队的伤兵来到老坟岗，非得逼男女演员演《十

八摸》，否则就砸场！演员无法，只好上台。女演员灵机一动，临时

改词，以《十八摸》的形式，骂国民党伤兵的猖狂无礼：

东一摸，西一摸，一下摸到老龙窝；你要问里边有多

大，能盛下散兵游勇一营多！⋯⋯

全国解放以后，相声这一受群众欢迎的形式，经侯宝林等老一代艺

术大师的改编整理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成为歌颂新时代、歌颂广大劳

动者，鞭挞黑暗，讨伐、讽刺腐败行为的一种好形式，但是在一些传

统剧目中，仍保留不少旧的东西，至今仍在人们的心中流传着！如

马季、赵世承合说的《对春联》，听后使人忍俊不禁！其中有（：马季

扮逗哏，赵世承捧哏）

甲：只要你能出题，我就能对句！

乙：这话可大了！好，你听我这句：二猿断木山林中，

小猢狲也能对锯（句）！

甲：哎！这就不对了，你骂我！

乙：我怎么骂你了？

甲：我说我能对句，你就说，小猢狲也能对句！

⋯乙：我怎么骂你了！我是说

甲：好，你听我对的下联：一马深陷污泥内，老畜牲怎

样出蹄（题）？

乙：你这就不对了，你骂我！

甲：我怎么骂你啦！

乙：我说我能出题，你就说“老畜牲怎样出蹄（题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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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看，这二人一来一往，骂得巧，骂得妙，字里带谐，风趣文雅，使人

听后忍俊不禁地一个劲儿地乐！

还可以举出一些，限于篇幅，就不再例举。

从上述论述中，可以看出，骂文化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，

不论在广袤的乡村，还是在喧嚣的城市；不论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

人，还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文人；不论是口头语言，还是登高雅之堂

的文学作品，骂无时不有，无处不在！

第二节　　骂的功用和目的

任何事物的出现，都有各自的功能，并通过一定的表现形式，

去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詈骂语言的产生与存在也是一样的。它在语

言分类上属于感情表达性语言的一种，它的功用和目的是显而易

见的。为了便于表述，现从五个方面去进行分析。

（一）感情的宣泄。

这是骂语言的最原始、最普通的功用和目的。人是有感情的

高级动物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恐、伤、悲，七情毕具。人们的思想感情，

总要以不同形式，通过人身体的不同部位，生动地或隐晦地表达出

来，形成一种感情信号，昭示别人，排遣自己。而通过口传达出来

的各种语言信号，是表现感情的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常用、也最易被

别人接受、被周围环境理解和承认的表现形式。因为一种语言的

出现，就一般正常人来讲，它要经过大脑的思考、神经的支配、体内

气体排放对声带产生冲击的程度等才能完成，其在词汇的选择上、

语言场合的运用上、声调高低清浊的使用上、语势的配合上、以及

身体其它器官的协调上，都进行着严密地“组织”，这样，说出话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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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比较科学、严谨，才能达到交流感情、传递信息的目的。可以说，

没有一句语言，不管是选择什么词性，无不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。

没有感情的语言是不存在的。所以，作为詈骂语言这一特殊的社

会情感语言来讲，其表达的感情色彩是不言而喻的，而且较之其它

交际用语，其感情的激烈程度，无以伦比。

大文学家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，其创作主旨在“大旨谈情”

的背后，亦寄托着“伤时骂世”的反封建的政治内容。书中描写的

数百个人物，不论是荣国府的老祖宗贾母，还是在工部供职的贾

政，贾府的宝贝疙瘩宝玉，辛辣刻薄的王熙凤，以及诸公子哥、诸女

子、诸奴仆、诸优伶等，虽然都锦衣鼎食、知“书”达“礼”，甚至道貌

岸然，然而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以骂来表现其特殊感情的。老祖宗

骂“凤 丫头”，是夸其巧言令色，会奉承人，会操持偌大家务，这骂中

带有夸赞、疼爱的感情色彩；贾政骂宝玉，是骂其终日在脂粉堆里

游荡，不务正业，荒废功课，不仅不能承继“祖业”，相反会败家，给

祖宗脸上抹黑，这骂中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激情；主子骂奴仆，多系

因其对己照顾不周，甚至“以下犯上”，有违“礼制”，这骂中寄寓了

维护封建礼制的成分；少男少女（主子）之间的骂，不论是诨骂还是

嘲骂，无不注入了这群纨袴子弟的淫荡、享乐等畸型心态；奴仆之

间的骂，则是多为争宠或个别为对封建礼制的愤懑或抗争；奴仆借

酒发疯，大骂主子，则是揭露封建家族内部的混乱污浊；荣国府内

的各色人等同骂刘姥姥，则是表现了自己高高在上的优越和对满

身土气的农人老太婆的鄙视，明显表露了骂人者的等级观念和重

官轻农的思想情感。尽管骂人者中不乏从农村来的，身份也是奴

仆，但这些人自以为一进侯府，便身价百倍、高人一等。

现举几例颇具典型的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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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宝玉在贾府中地位特殊，是封建统治者赖以传承继钵的唯

一人选。为了将其培养成为“合格的接班人”，贾母宠爱备至，将其

周围布置的花团锦绣，超过神仙洞府；想吃稀罕物，不惜龙肝凤髓；

想玩得愉快，只恨无法上天为其摘星抱月；周围的小厮女奴，换了

又换，贾府上下，对其如众星捧月，甚至到宁国府玩累了，竟不顾礼

上制，躺到侄媳妇的床 酣睡，梦游太虚幻境，初尝人间风月。但由

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贾宝玉在对外界的接触中，思想上产生了新

的幼芽，与其所在的那个封建社会很不协调。反映到他待人处世

的情态上，在大观园中，除林黛玉之外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。

啻这在封建家族统治者贾政的心里，不 为一种不祥和的危险信号。

因此，他对宝玉严加管束，稍不遂意，便大骂其为“祸胎”“、病魔”，

斥为“不肖的孽障”，甚至遭到通府上下暗地里的“百口嘲谤，万目

睚眦”。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道统，贾政在痛骂之余，还滥施“家

法”，将宝玉打得数日起不了床，这种感情的宣泄程度达到了丧失

人伦的地步。

再看看人称“辣子”的王熙凤的骂。她对贾琏纳妾养外宅十分

恼怒，但她又是个阴险毒辣的人。她压下了“醋劲”，骗尤二姐进入

了荣国府，以便伺机而除之。为泄自己的满腔怒气，她大闹宁国

府，让贾蓉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在盛怒之下，她大骂贾珍

的老婆尤氏：“⋯⋯你发昏了！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住了？要不

就是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？为什么你不来告诉我去？⋯⋯自古道

‘妻贤夫少祸，表壮不如里壮’，你但凡是个好的，他们怎么敢闹出

这些事来？”她还大骂为贾琏鞍前马后效劳的奴才兴儿是“糊涂王

八崽子！”王熙凤这个“粉面含春威不露，丹唇未启笑先闻”的大家

闺秀，为了宣泄胸中的愤怒，不顾礼制，谁都敢骂；不顾身份，什么


